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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还须纠错
葛昆元

! ! ! !当事人口述
历史，的确在了
解和把握历史真
相上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但是，

由于时代久远，以及当事人健康等原因，他们的口述也
会出现某些错讹。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口述内容作些核
实与纠错工作。
过去我对此感受不深，直到前些日子，听谢晋元之

子谢继民先生和叶君琰老人（《和孤军营在一起的日子
里》作者）谈孤军营的往事时，才有了深切的感受。
谢继民先生花了多年时间，采访幸存的孤军将士，

查阅大量史料写成了《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该
书史料非常珍贵，基本符合事实，但由于时隔太久，亲
历者回忆的某些细节难免会有出入。比如：他根据某些
孤军将士的回忆写道，孤军将士被日军秘密押送到龙
华修铁路期间，我地下工作者打听到消息后，即派两个
妇女去联络，并说有孤军将士看到有两个装扮成农妇
的人在铁丝网外翻地、种菜，后来发现是“叶氏姐妹”。
这段叙述就与叶老的回忆有很大不同。
首先，当年是“三位叶小姐”一起寻找孤军将士，而

不是两个人；其次，她们是自愿去，并未受谁指派；第
三，她们三人并未装扮成“农妇”在翻地种菜，而是穿着
平时的衣服，在铁丝网外的马路上，装作学骑自行车，
被修路的孤军将士们发现。谢继民先生听了很高兴地
说，叶老的回忆很珍贵，今后，他的书再版时，一定进行
补正。

另外，由于当年战火频仍，长期音讯阻隔，亲历者
的某些回忆来之于一些传闻，这也会造成某些材料和
细节的失真。叶君琰老人在她的《和孤
军营在一起的日子里》的结尾处，郑重
地告诉读者，“三位叶小姐”之一的“叶
茵绿于 !"#$年患病去世”。谢继民则
热情地告诉她，%"&$年，叶茵绿并未
病逝，而是和丈夫一起去了台湾，并且还生了一个儿
子，取名“傅慰孤”。为此，谢继民在 '(!(年 &月特地飞
到台湾去拜访叶茵绿。不幸的是叶茵绿竟于 )个月前
病逝，其子傅慰孤热情接待了他，并且告诉他，他之所
以取名“傅慰孤”，就是母亲为纪念当年她们三位叶小
姐慰问孤军将士的传奇经历。叶老听了，非常激动。她
高兴地说，抗战胜利后，她们姐妹俩与叶茵绿分开了，
但依然很关心她。由于战火蔓延，音讯不通，就断了联
系，后来听别人传言她已病故。现在知道，她不仅活到
)(!( 年，而且还有儿子在台湾，真为她高兴，遗憾的
是，没能在她生前再见上一面。
在整整两个小时里，叶老和谢继民先生谈得很融

洽，他们都为孤军史料中某些错讹得到纠正而感到高
兴。他们这种对历史认真负责、有错必纠的精神，确实
令人敬佩。
“口述还须纠错”，这应当成为每一位口述者和整

理者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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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遇印度婚礼
谭 平

! ! !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
度一直是我神驰向往之地。)(!*

年 %%月 )&日，在当地的旱季我
来到了这个文明古国。
印度的旱季是美丽的，也是

热烈多彩的。几天的旅行，巧遇到
了好几场印度婚礼。他们各有特
色，有晚上街道马车夜游灯光秀
的，有白天街头群舞送亲的，还有
草坪婚礼的，而令人难忘的是一
场在酒店所遇的豪华婚礼。

)*日晚，我入住的斋浦尔酒
店内，草坪上正搭建大型舞台、迎
宾门廊、休息廊房。无数大型钢管
在搬运、吊车在起重大型设备，各
个工种有机协调配合，布线的、灯
光工程的、舞台布景的、音响工程

的。问之，这是
为第二天的婚礼
做准备。

第二天晚
+：,(左右，这里

已装点得童话般梦幻。外面草坪
是无尽的地灯铺排，两侧回廊彩
灯高悬，中间用冷色灯带营造出
一个迎亲阁楼，阁楼里摆满各类
吉祥饰物。音乐、鼓乐在这里迎候
新人和嘉宾。
渐渐地，各种车辆进入酒店，

外面保安持枪，里面戴绒布头巾
的侍者迎宾
引导。男宾
们有着西服
的，有着传
统印度服装
的，更有着民族长袍的。女人们更
是花枝招展，红的、绿的、蓝的，以
头巾、沙丽包裹为主，把整个会场
装扮得五颜六色；更有那些少年
男女，浓装艳沫，不停地在人群中
穿梭嬉闹。
新郎新娘分别入场，他们由

家人和亲友陪同缓步进入迎宾阁
楼，从这里开始，几十上百人载歌

载舞，感染着沿途所有人跟着起
舞，像滚雪球似的直到把新人送
上舞台。
舞台上，亲友团和舞者簇拥

着新人手舞足蹈，算是与所有来
宾见了面，就被送到舞台左侧专
为新人搭建的休息台休息。在那
里，新婚夫妇接受各方宾客的祝

福、送礼和
合影留念。

周边，
是一幅我们
少 见 的 场

面。外圈是餐饮制作区，各式西方
美食、印度美食现场制作。烧烤、
咖喱、牛排，切饼、飞饼、甩饼，炒
饭、闷饭、汤饭，咖啡、可乐、冰饮。
看得人眼花缭乱……
那些大厨们，一色的白色头

帽、服装极为整洁。那些侍者也
有三种服装，黑色西服红色领结
的、白色衣服黄头巾的、白色衣

服蓝头巾的。侍者们是这个婚礼
中最为勤快的群体，他们端着各
种美食饮料不停地飘到每一位
客人面前，礼貌而真诚地请客人
品尝。特别是穿黑色西装的侍者
往往用三根指头将盘举过头顶
来到你的面前，显示出法式大餐
的高贵气派。
晚 %(点左右，是进入晚饭的

高潮时期，餐饮区前人头攒动，客
人们自助享用，更多的是用右手
抓取食用。也有的客人坐在座位
上等待侍者送来各种美食取用，
又将渣盘交侍者带走。

深夜，婚礼进入狂欢时刻，台
上台下舞成一片，乐鼓点点音乐飘
飘，地灯、射灯、探照灯交相辉映，
礼花在空中开出绚丽多姿花朵。
此刻，一轮皓月当空，天空极

其透明，大地一片清辉。
这场不期而遇的婚礼，让我

感受到了浓浓的异国情调。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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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钟会，曹魏太傅钟繇之子。钟繇是大书法家，钟会
自幼聪颖乖巧，英俊洒脱。钟繇当年领两个儿子钟毓、
钟会去见魏文帝曹丕，钟毓吓得全身冒汗，而钟会却神
色自若。曹丕问钟毓：“你怎么出这么多汗？”钟毓低声
说：“皇上天威，臣战战兢兢，汗如雨下。”曹丕又问钟
会：“你怎么不出汗？”钟会依样回答：“皇上天威，臣战
战兢兢，汗不敢出。”曹丕为此哈哈大笑。
钟会少时好读书，出口成章，伶牙俐齿，能言善辩，

与人抬杠，妙语如珠。当时大臣蒋济去钟繇家做客，见
钟毓便称赞；见钟会，则大为吃惊，他说：“钟会这孩子
的眸子与人不一样，不怯场，胆子大，长大必成奇才。”
钟会是名门之后，又因“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岁担
任秘书郎，后为尚书郎，)"岁晋封为关
内侯，年纪轻轻便成了众口交誉的名士。

有“高富帅”之称的钟会，年轻时很
崇拜嵇康。嵇康与阮籍为“竹林七贤”之
首，嵇康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长得“龙
章天姿，天质自然”，是魏晋时大师级的
人物，据《世说新语》记载，钟会还是文学
青年时，嵇康名气已很大，钟会便带了自
己撰写的《四本论》想求教于嵇康，但又怕
嵇康看不上。“于户外遥掷，便回怠走。”
估计丢进去的文章，嵇康根本没看到。
后来，钟会当上司马昭属下的大官，自以为可以与

嵇康平起平坐了，就打扮得很豪华，乘了车子，带了一
些锦衣仆人大摇大摆去嵇康家拜访。嵇康正在院子里
打铁，留给钟会一个古铜色的后背。钟会见嵇康一副旁
若无人的样子，一向傲慢自负的他，很觉无趣，便悻悻
然想走人。嵇康这才抬起眼皮问：“闻所闻而来？见所见
而去？”钟会这位大少爷也撂下一句：“闻所闻而来，见
所见而去。”嵇康当时十分淡然，而心生暗恨的钟会，将
以前自己对嵇康的敬仰迅速变成了仇恨。
司马昭权倾天下，他本来想拉拢嵇康，钟会乘机赞

美嵇康是当代的“卧龙”（即孔明），但口气一转，说：“嵇
康越有才，对您越有害，他的存在，对您司马氏的江山
是个祸害。”他的一番谗言诬告，触动了司马昭敏感的
神经，但司马昭对嵇康还没动杀心。
不久，嵇康的好友吕安被其兄吕巽诬告“不孝”，吕

安锒铛入狱后，嵇康为此鸣不平，钟会又向司马昭诬陷
嵇康，“这个人属于社会不安定分子，他的话对当今政
治不满，影响很坏”。司马昭在钟会的巧言挑拨下，将一
代名士嵇康处死。另一说是担任司隶校尉的钟会直接

命人杀了嵇康。嵇康在刑场上，抚琴弹
了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
景元年间，钟会支持司马昭伐蜀

计划，被任命为镇西将军。公元 )$,年，
他与邓艾分兵攻蜀汉，钟会命许仪为

先锋。当经过一座桥时，钟会马陷坑中，他顿时暴怒，将
许仪斩首，全不顾许仪之父许褚当年屡救曹操之功。
蜀汉灭亡，他密报诸葛绪畏缩不前，将其装入囚

车，于是钟会夺得功劳，人称“小张良”。朝廷封钟会为
陈侯，钟会不受，他虽在外打仗，但朝廷大小事，官吏之
任免，钟会无不插手。

平蜀后，姜维归顺钟会，钟会早有独立之心，他害
怕邓艾，又密报司马昭，诬称邓艾欲谋反。司马昭信其
言，命钟会将邓艾打入囚车。钟会亲率大军入成都，他
怕功高盖主，决定假传郭太后遗诏，讨伐司马昭，但不料
诸将不服，全军混乱，钟会最终死于兵变，卒年 &(岁。

纵观钟会一生，此人名门
之后，文才与口才俱佳，才思敏
捷而巧计百出，擅长行草，尤工
隶书，逸致飘然。可惜这位“官
二代”恃才轻狂，品质龌龊，巧
言惑众，又屡次诬陷他人（嵇
康、诸葛绪、邓艾等），最后在兵
变中被士兵用乱箭射死，此乃
小人之果报也。

雨中游西山
曹家海

! ! ! !深居都市，静下心
来，见雨生情，对于苏州
西山雨景，心向往之了。

正是梅子成熟时
节，那天，我一人在明月
湾租了部小三卡，来到西山东西蔡古村落，在时雨时停
中拍摄那一处处古民居，一条条古巷以及古桥，古亭，
古井，古碑。
西山的古村民，最初是南宋时因中原战争频繁导

致难民顺长江来到人烟稀少的西山避难落户，这儿多
半是迁徙来的吴、蒋、邓、蔡四大姓。如今，那些衰落残
破的大户人家，只有砖雕的门檐显示曾经的富有。屋梁
上雏燕待哺，老燕频繁飞进飞出。我穿行在门前与庭院
长满过膝、湿漉漉的草丛中，满眼”野趣”。遥想这块土
地上的先民们在这里过日子，世世代代，如闲云野鹤，
采菊东篱，荷锄迟暮，何等的悠然。
来到一汪开阔的河塘边。河岸杂树丛生，水边簇簇

野生茭白，河中野菱浮面，尚有“青荷盖绿水，蛙浮叶上
鸣”的意境。那荷叶在水中摇曳生姿，引人注目。一位冒
雨垂钓者纹丝不动地在垂钓，好一幅
张志和笔下“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
雨不须归”的“雨塘垂钓图”。
我被司机并向导李师傅带到另一

个村巷中。一条青皮石道穿越巷中央，
两边立砖的路面缝隙中长满鲜嫩湿润的青苔。小巷的
墙面，苔痕斑斑，如同古雅恬淡的国画。滴滴答答的雨，
有种平平仄仄的韵律感。诗人戴望舒的一首《雨巷》把
梅雨时节那种缥缈朦胧的江南小巷渲染得淋漓尽致，
难道诗人就是在这里由感而发写的诗？这个时候的感
情最容易发酵，最易勾起我对如烟往事的怀恋。

走出一片灰墙黑瓦的村外，田畴平川，视野开阔，
呈现出一派“和气吹绿野，梅雨洒芳田”诗情画意。雨
中的西山，像极了着蓝印花布的村妇，淡雅，纯朴，贤
惠，有礼，静静地走入你的心田。
回到太湖边的明月湾，已是向晚。我伫立古码头，

南望空灵的天幕，无垠的湖面，湖边芦苇、菖蒲间水鸟
在鸣叫……我的心灵在这当中得到了享受、陶冶。

小
站

魏
鸣
放

! ! ! !火车呜呜，经过了大
河与小水，总是江南。
一个人的外地，一个

小时的车程。
出站，一道镂空的双

铁门，冷清了里外。
小站，候车大厅，灰蓝

色屋顶。外面看去，
很大的窗玻璃，里
面的人影几个。再
看，后一道大窗玻
璃外，不时，有长长
的列火车，红红绿
绿白白，来回经过，
看似无声却有声。
车站广场，好多棵广

玉兰树。
往西，一长排平屋，都

是机电五金商店之类，黑
沉沉直到转弯。中间，转出
两三个小巷子。
前面，一个露天公园。

几棵大樟树，云一般开在
半空。几片青草地，一绕，
几丛深灌木，不动。黄昏，
尤其黑夜，人在里面走，黑
黑的，白白的，看不明来者
身份，一个神秘的“渊薮”。

人像树叶子一样，飘
忽。
公园，与铁路之间，一

个狭长的池塘，很长。四面
绿草上，立一些羊，白的。
方塘上，渡几只鹅，白的。
靠边，大树下斜坡上，

小河边，看书读报。人，在
太阳下恍惚，恍惚中，看一
列一列火车开过。一次，抬
头正见，一个形象亮丽的
姑娘，人在火车内，站着，
一身明黄的羽绒衣，如太
阳一般耀亮，一闪而过，就
这么过去。
下午，是一个幻觉的

时刻。
旅馆，在小巷的深处。

小年夜里，黄昏时到站，小
雪一片片下，衬着灰色高
空，黑的。旅馆二楼，就一
个人。房间里很冷，很谈。
半夜梦醒，白的雪，很厚很

厚，弥漫了天地。
就这样，看火车一列

列经过。
两家饭店，都小。一

家，在五金店中间，叫小四
川饭店。女的长一张猫脸，
肤色红润，下巴紧闭，脸更

短了，只是不说话。
男的个矮，暴眼，脸
黑，只说，不做。另
一家小店，在铁路
后面，又一个小河
的桥下。女店主，一
个小老太，半驼着
背，一口苏州软语，

忙进忙出，话比活多一些。
晚上，九点十五分。候

车室里，才人多了一些。男
的女的，老的少的。头上，
天花板很高，亮着雪白的
灯，几分冷白。
这是小站最后一班列

车。其时，月台半暗，远方
如墨，都在等，远方亮着三
个炫黄金光的火车头，一
个回家的方舟。因为知道，
更多的人、家，在一整夜火
车硬座上，在前半夜，在后
半夜，在凌晨，在黎明，在
车过长江大桥后，在一处
又一处江淮大地上。

扎龙丹顶鹤 !摄影" 沈丹锋


